
35责任编辑：王 觅

电子信箱：wenyibaoczy@126.com
2020年12月9日 星期三

■■开卷絮语开卷絮语

重点
阅读
重点重点
阅阅读读 书香茶座书香茶座

读
书
人
的
江
湖

—
—

冯
保
善
《
明
清
山
人
研
究
》
读
后

□卜 键

《《非尔雅非尔雅》》是一部关于是一部关于
北中原记忆的北中原记忆的““口语版词典口语版词典””

□何 弘

紧扣时代脉搏，倾情书写家乡浙东
人民的时代精神图式，展现大历史奔流
中浙东人民的传统、现实、文化与人性
底色，是浦子一贯坚持的文学策略。他
的创作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
捕捉鲜活的社会生活，探入历史文化生
命的深层，将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
对浙东父老的乡情与文学的生动追求
熔铸在一起，深耕细作，力拔千钧，开创
了一幅以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民族责
任心和鲜艳的浙东现实色泽而独树一
帜的文学景观。浙东的传统与现实、文
化与人性、生命与图腾等都是他文学抒
怀的对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浦子
是一个痴迷于浙东历史与文化的作家，
他坚持不懈地解剖着家乡浙东土地上
的文化人格，书写着浙东芸芸众生的精
神操守和饮食生活。他的“王庄三部
曲”、《桥墩不是桥》都以其特有的浙东
文化底色和人性解剖广受关注，新著
《长骨记》是继此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作品以H市德富炒货公司董事长施德
富与祖籍浙东山海县的上海商人方靖
北之间的一间商铺产权归属的纷争为
主线，书写了施德富女儿H市人大代
表、先进青年企业家典型施大男与方靖
北之间围绕商铺产权之争的一场旷日
持久的官司，折射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下
某些基层法制工作者沦为“司法掮客”
的变异人生与扭曲人性，深入思考了中
国社会在法制进程中的痛点以及需要
突破的深层着力点。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天
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行法难之病象在中国个别基层政治、司
法系统中近乎一种常态，某些地方领导
和司法干部违法违规干预案件，以各种
手段干扰、破坏司法公正，个别基层司法
干部知法犯法，忘记初心，出卖灵魂，用
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谋私利，热衷于权
力寻租，甘为司法败类，这种病象已经成
为严重阻碍我国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毒
瘤。《长骨记》直面现实问题，将现代基层
社会中的治理难点糅合在一起，为当下
中国基层法制文明建设探路，具有强烈

的现实关切和时代感。在基层的社会网
络中，权大于法在某些官员的内心根深
蒂固，甚至一些司法工作者自甘将法律
拱手出让给权力。H市某区区委书记江
枫玩弄权力于掌中，权力的欲望甚至让
他觉得封建时代的县官“拍桌就能定案
来得舒坦”。以法院院长王正中之流为
代表的H市的司法干部口口声声代表
人民，其实，在他们心中，人民二字早已
经变了味道，他们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初
心，王正中父亲临死前交代他：“正中，你
心里得有党性，得有良心。”但党性和良
心早被他出卖给了个人欲望和对更高一
级权力的奴颜婢膝。某些基层司法工作
者心中无“法”，个别地方官员用权力干
涉司法公正，这些丑陋的存在都使得施
大男和方靖北之间一场原本极其简单的
商铺产权官司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
锯战。

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浦子创作
的一贯优点。从《龙窑》开始，他笔下的
女性形象在不断地走向现实，挑战世俗，
这是浦子寄予现代女性的一种新希望。
如果说《龙窑》中的寡妇翠香、玲娣只是
一种遥远的存在，那么，在《大中》中的女
大学生婴婴，《桥墩不是桥》中的律师薛
家丽、社会学专家薛敏，乃至《长骨记》中
的H市人大代表、先进青年企业家典型
施大男这些女性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浦子寄予理想女性的特殊素质，她们越
来越被赋予知性的品质，但她们身上那
种原始勃发的乡土芬芳却依然没有丝毫
改变。正是这种原始的勃发力，使得浦
子笔下的人物更显得真实，女性的刻画
也更加深刻，形象的塑造更加接地气。
例如薛家丽，她与几任村长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都围绕着她对桃花庄的美好明天
展开，这种看似放浪的行为，既显示了乡
村治理中现实的窘境，另一方面也闪耀
着圣洁的色泽。而施大男，她的看似玩
弄各色权力场的主导者于掌中的行为似
乎可以给她贴上“欲女”的标签，但反过
来，在个别基层司法腐败的现实中，你又
不得不佩服她才是一个“真汉子”。

任何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地

理和不懈编织的文学空间，浦子亦如
是。多年来，他的创作立足于浙东，无论
是王庄，还是桃花庄，这些都有其家乡的
影子，《长骨记》虽然不再局限于浙东山
海县一隅，而是将中国内陆的H市与上
海带入了叙事的空间布局，给我们带进
了一个全新的叙事空间架构，但从根本
上说，它仍然和浦子的故土情结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联。这充分体现在他对方靖
北这一形象所寄予的深厚情感上。方靖
北是浦子的山海县同乡，他们同样接受
着浙东深厚历史和优秀文化血脉的滋
养，住着一样的道地，一样把道地大门称
作阊门、管巷道叫墙弄，这里有盖仓山摩
天柱、伍山石窟、下洋涂、前童古镇、潘天
寿故居、柔石故居、徐霞客大道……这是
浦子和方靖北的精神故园。方靖北虽然
叱咤上海滩，成为浙商的典范，但他真正
的精神地理依然是养育了他的山海县方
庄。这种文学空间上的走出家乡写家
乡，使浦子作品的精神格局在广度上有
了更进一步的伸延，而在其深度上也有
了相当大的提升，这喻示着浦子正努力
尝试在一个更大的、更具有时代性的视
野中来审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思考文明

中国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长骨
记》于浦子而言，是一种大的自我突破和
超越、一种文学空间的再出发和精神家
园的还乡。

浦子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温暖，这与他对传统文化始终保
持着一种虔诚的敬畏休戚相关。这种敬
畏深植于其文学的冲动之中，进而转化
为他的创作中的一种自觉的审美实践和
文学记忆。可以说，浦子的创作不是在
进行着各种文化寻根的尝试，而是在他
的文学情感深处，始终有一个巍然不动
的文化之根，它不需要去寻找，需要的是
表达，这个根就是浦子对于浙东敦贤儒
雅的传统文化的敬畏。无论是“王庄三
部曲”、《桥墩不是桥》，抑或新作《长骨
记》，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浦子
的作品中蓬勃地流淌。方靖北身上敦厚
儒雅的儒商精神隐隐有着《独山》中王传
达的宽容温良，也有着《大中》中王德青
的隐忍敦厚，而他心里装着“这世上的人
都不要了”的祖先和孔圣人则更是浙东
的文化精髓。浦子塑造方靖北这一形象
体现了他对于浙东文化精神和人格人性
的礼赞，展示了浙东人在历史激流中的
拼搏血性与温良中和的有机统一，体现
了浦子带着浓郁的浙东传统和地域特色
的文化理想。

浦子是一个具有内心深度的作家。
别林斯基曾说，“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
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
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
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
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那么，这
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浦子的
创作是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它让我们
更多地感受到一个优秀作家对我们的生
活、对我们身处的时代、对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和善良美好人性的真诚以及对
国家兴亡深沉的忧患情结。浦子曾自喻
自己是一把中国乡村社会的解剖刀，不
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他是一把带着现
实的温暖和人性的关怀的解剖刀，而绝
非只是那种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的一个
冰冷的存在。

去年暑月，与潘振平兄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黑
龙江，自漠河到黑河，漂江登岛，踏访追索清代遗迹，
虽只是上游的一段，也算初识华夏极北之地的这条
著名大江。临行前夕，冯保善教授发来新著《明清山
人研究》书稿，即携于途中断续阅读，书中所论者江
南，本人所经行者塞北，竟一无违和之感。在撰写这
篇小序时，蓦地跳出这样一个题目。

保善是前辈大学者陈美林先生的高足，相识二
十余年来，知他一直潜心研治古典小说，成果甚
丰。他将明清山人论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落，所谓
特殊，也由时人 （包括后人） 的鄙夷嘲讽呈现出
来。“江湖”二字，如同本书主题之“山人”，历来
贬损亦多，其实相比较于庙堂之伪和市井之陋，尽
管不免斑驳陆离，仍显得开阔邈远许多。“欹枕江
湖客，提携日月长”，是老杜的诗，也可为一代代
不得仕进的读书人摹形绘像，画出其放诞通脱，以
及那份磨洗难尽的无聊无奈。

晚明乃至清前期的山人，虽然种种色色，大体也
就是杜甫笔下的江湖客了。保善将之概括为“一个
由时代造就，又不被时代所重的群体；一个曾经在文
化史上存在，也做出了特殊贡献，却鲜被后世子孙提
及的群体”，并进一步作出分析：“他们多终身为布
衣，能诗善文，自标山人，却不愿如山林樵子老死山
中，更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俗世间的恣意享乐与人生快意，而是穿梭在都市与山
林草野之间，既纵游天下山水名胜，享受青山绿水的赏心怡情；又进出达官显
贵门下，靠打秋风获取钱财馈赠，隐人迹之山市，食人间之烟火。他们中不乏
不学无术之辈，也多才情洋溢、经纶满腹之人。他们歌唱自然，吐露心中之声；
谄媚权贵，唱言不由衷之音。身为布衣，偏喜结交权势；于仕途之外，偏好相与
仕途中人；不事治业营生，一样地吃喝玩乐。”这是在大量实证基础上作出的归
纳，精彩且精核，只是略多了些诗性表述，如能勾画几笔其如影随形的艰窘寂
廖，或更为完整。

透过本书，可知“山人”与“高士”“布衣”等等名色，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久
远的生生不息的存在，清代的博学鸿词科，当下的各类智囊智库、大师大咖亦
差似之。可为什么偏偏是在晚明、在江南蓬然而起，成为文坛中一股风潮，成
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引发世人关注和追捧，也同时引来一片疵议？明人邹迪
光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李
维桢称“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皆强调了其地域性。作者挖掘其深层原
因，引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
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此皆选自有司，非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幸进，
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
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终，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
五十人。

旧的科举体制曾在很长时间内被一笔抹杀，而今对其传承儒家经典、引领
读书风尚、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等积极意义给予重新评价，但那无疑是一条狭
路。文徵明的信写于正德年间，陈情的对象是新任吏部尚书陆完，痛说苏州生
员的出路问题。作者说：“出路意味着生路，而生路发生了堵塞，‘不通则痛’，
在痛苦中，必然要有变数产生。”将生路问题作为山人群落出现的重要原因，发
前人所未发，亦契合历史的与地域的真实。

痛则求变。既然科场无望，一些才识之士就毅然弃却“头巾”，寄情山水，专
注于读书写作。还记得《金瓶梅》中那篇自谑谑人的“哀头巾文”吗？而随着王稚
登、陈继儒等布衣名士的崛起，随着山人群落的渐成气候，尤其是朝中显宦慕
名延揽的广告效应，自然也引发一些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之辈打起名号，招摇
撞骗。薛冈《辞友人称山人书》罗列山人者流“交好阳密，阴伺隐微，满腔机械，
不可端倪，持人短长，快我齿颊”等恶行，不耻与之同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卷二十三设“山人”一目，对王稚登、陆应阳诸人颇为鄙夷，为朝廷下诏驱逐山
人拍手称快。也有人力辩真山人与伪山人之分，如徐应雷《读弇州山人集》：“所
谓山人者，必有名山不朽之业，若弇州山人，是真山人；先朝孙一元，自号太白
山人，其标韵高绝，是真山人，其有位、无位勿论也。”在他的观念里，山人即高
士，不在于是否有功名官位，而在于有无“名山不朽之业”。实则放眼尘世间，又
有哪一个群落、哪一个领域不是龙蛇混杂，不被指责挞伐呢？200年后，大名士
洪亮吉在奏折中顺带抨击翰詹同僚：“太学三馆，风气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
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
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
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翰林院向称储相之地，与
散落江湖的山人自有云泥之别，以老洪所列举，也是一样的丑陋不堪。

晚明又是一个社团丛起、党派林立的时代，顾宪成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
议政，催生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东林党，也引得浙党、齐党、楚党等一时并起，彼
此攻讦倾陷，山人群落未见有过多牵涉。本书第二章重点论述几位明朝著名
山人，如孙一元、陈继儒能自觉远离政治，隐迹山林；而谢榛、徐渭、王稚登虽各
有依附，写过一些唱酬应景之作，却无意于参与党争派斗。学术的重要意义，
当在于抉发人性之精微。书中对此数人各设专节，皆全须全尾，自成一传。保
善文笔甚佳，每拈取诗文，从容解析而灼照幽深，渐及于其癖好性情与心路历
程。他以“丘也东西南北人”写孙一元，写其身世遭逢之奇，写其格调高旷与文
字之美，也写其对军国大事和民生凋敝的关切忧愤；以“百年一流寓”述谢榛，
述其觅食王府的丰足与憋闷，述其重意气、慨然替友人排难解纷，述其擅作乐
府小曲、尤擅凄艳哀怨的商调，更妙的是讲述了“后七子”中李攀龙、王世贞等
人对他的“始乱终弃”；以“茅屋老畸人”记徐渭，记其文章与书画天才，记其入
幕、逃幕的生计艰维与傲骨仍存，也记其因心疾自戕杀妻和牢狱之灾；以“在清
浊之间”论王稚登，论其攀附与骄矜，也论说他的重恩义，对辅相袁炜如是，对
名妓马湘兰亦如是。至于大名鼎鼎的陈继儒（眉公），则以“闲人不是等闲人”
来概括提醒，他的弃绝科试之途，他的坚拒权贵之招，他的诗文书画成就，以及
他对筹边和救灾的建言，皆不可等闲视之。国事已大不堪，所幸眉公于崇祯十
二年辞世，否则真不知他会怎样面对那场浩劫。

本书第三章专论李渔。明朝沦亡时，李渔33岁，似乎没有参加抗击清兵
的义军，也没有抗拒薙发令，与家人避居故乡兰溪的山中，偶尔也将郁愤发诸
诗草，“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灾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
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满腹经纶的他选择走陈继儒的路，大隐
隐于市，卖赋以糊其口，不赴新朝的科举考试。不管是在杭州还是在金陵，李
渔都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文人，写诗撰对，编捏小说戏曲，也开书铺，设家乐，留
下了一宗极可珍贵的文学和艺术财富，而他的《芥子园画谱》与《笠翁对韵》，至
今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专业教材。毛先舒称自司马相如之后，靠卖文为生者很
少有人比得上李渔。时人讥为打秋风，他本人也曾自嘲“终日抽风”，实则打秋
风从来都非易事，显宦豪绅中没有几个白掏腰包的傻子。“我以这才换那财，两
厢情愿无不该”，笠翁的小诗略带调侃，表达的却是心里那份笃定和坦然。

保善详细解析了李渔的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和戏曲《笠翁传奇十
种》，引领读者领略构思之巧与文字之美。清初号称文坛祭酒的吴伟业说他

“江湖笑傲夸齐赘，云雨荒唐忆楚娥”，调笑戏谑，褒贬皆在其间。后来金庸有
武侠名篇《笑傲江湖》，不知是否有所借鉴，意思则一变为全然称扬，落于二
义。李渔的确堪称山人中的杰才，堪称笑傲江湖的文士，不管背负着怎样沉重
的心理和生存压力，不管面对或背对多少冷嘲热讽，不管晚年怎样的困顿寥
落，都不能遮蔽他那份“一笠沧浪自放歌”的潇洒。那是读书人的江湖，是山人
才子的江湖，也是较多存在于精神和艺术世界中的江湖，做过显宦的吴伟业虽
已退居林下，与之仍隔一尘，只有叹羡的份儿。

冯杰给他的这本集子命名为“非尔
雅”，意思大概是说这本像词典的书其实
并不是词典吧。如果单看其目录上一个
个排列整齐的词汇——都是豫北方言的
口语词汇，冯杰称之为“北中原口语”，确
实像词典。但以对冯杰作为诗人、作家
的了解，我们也不至于误认为这本《非尔
雅》就是一本词典。

不过，虽然冯杰在书名中明确标称
自己的作品不是词典，而韩少功的《马桥
词典》和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却明确
标称该作品是词典，但它们的实质却没
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这是具有文体创
新意义的作品。

《非尔雅》可以作为散文来读。这好
像是一句废话。冯杰的这本集子本来就
是作为散文写作和出版的，当然是散文
了——而且我以为是很好的散文。散文
写作本无定法，凡是无法归类的文学样
式，统统给划到散文堆里，大致差不到哪
里去。这些年，小说的写法、学问的做
法、历史的弄法等悉数被搬到了散文写
作中，散文文体边界的界碑早不知被挪
到了哪里，怎么写都是散文。冯杰的这
批散文却并非这样勉强划过来的。

《非尔雅》从北中原民间常用的口语
词汇出发，以轻松自由的笔触，描写了豫
北农村的自然景象、生活景象、民间传
统、历史记忆和人情世故。书身边事，写
心中情，独抒性灵，言简意旷，短小隽奇，
活泼自由，信手拈来，自然成趣。作为散
文，它继承了萌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
晚明之小品文的优秀传统，是对渐失中
国传统特色的当下散文创作之流弊的一
次反正。

《非尔雅》也可以当作诗歌来读。
这好像是一句胡话。冯杰的这本集子，
除了偶尔引用自己和他人的诗作以及
一些童谣、民谣外，通篇不合辙、不押
韵、不断行，怎么能当诗读呢？而实际
上，作为一位诗人，冯杰的散文写作明
显借鉴了现代新诗的构思和表达方式，
具有突出的诗化特征。相对于旧体诗
词，中国的新诗基本是在西方诗歌的影
响下重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注重通

过意象来表达一种感觉、意绪、情感、观
念等，除保持内在的节奏外，句的长短、
押韵的方式等都可自由处理。应该说，
冯杰的这些文字大致是与新诗的这些
特征相当契合的。

从总体上看，这本集子中每一个篇
章所描写的词语都可看作一个意象，这
些意象共同组成一个意象群，反映了北
中原人的生活场景、历史记忆、情感生
活等，当然还有作者个人化的记忆、感
觉与想象。从每篇具体的文章看，不管
是写人、写事，还是写其他的东西，作
者并不注意描述的完整性，而是注意把
人事物最有代表性的特征突显出来，或
者说是通过一个个意象的呈现，来表达
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都与新诗的特
征相符合。

从语言本身看，这本集子的文字同
样具有新诗的特点。我们可以随便抽出
几个片段读读，比如《蝎虎》，它的结尾是
这样的：“快乐高悬在风中。那个小小的
词汇正在乡村的月光里向上，再向上。
会跌落。会颤动。还会在我故乡北中原
辽阔的大地上，喊痛。”如果我们给这段
文字分行排列，就成了如下的样子：

快乐高悬在风中
那个小小的词汇
正在乡村的月光里
向上，再向上
会跌落
会颤动
还会在我故乡北中原辽阔的大地上
喊痛
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如果觉得这是

孤证，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再读读
《襻》，它的结尾是这样的：“整个世界上
一粒粒温暖的小扣子们，都在时光里、在
外祖母羸瘦而温馨的指缝里，一一失落，
像漏掉的迷路的小米。成苍茫蓝夜里一
颗颗星星或大地草叶上的露珠。从此以
后，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温暖的扣子。它
遗落了。姥姥的手从此不会再缝。”同
样，我们把它分行排列：

整个世界上
一粒粒温暖的小扣子们
都在时光里
在外祖母羸瘦而温馨的指缝里
一一失落，像漏掉的
迷路的小米。成苍茫蓝夜里
一颗颗星星或大地草叶上的
露珠
从此以后
我再也找不到
那些温暖的扣子

它遗落了
姥姥的手
从此不会再缝
其实这样的文字在冯杰的这本集子

里俯拾皆是，如果我们一一为其断行重
排，恐怕就把它排成一本诗集了。冯杰
说：“正因为我一直心存如此幻想，长大
后，我才能当一位诗人。”冯杰所说的“幻
想”，我理解是一种超越具体的事物而趋
于玄远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文字，就
是境界高远的诗。

在另一本集子的一篇文章里，冯杰
曾说，一个在乡村度过了童年的人，生活
在繁华的都市里，对童年与乡村的记忆
与怀念，就是诗。哪怕你不把它写出来，

你也是诗人。我以为，冯杰这本集子写
的基本就是他对乡村与童年的怀念，不
管分不分行都是诗。

《非尔雅》还可以作为小说来读。这
好像是一句扯淡话。这些年，小说散文
化、散文小说化渐成常态，每每有同样的
文字今天当小说发，明天又当散文参加
评奖并得了奖。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早就
模糊不清了，散文可当小说读原也正
常。通常，现代小说被看作是人类经验
的记录。冯杰这本集子中有很大部分就
是作者对其童年和乡村生活的记忆，也
就是其人生经验的书写，其中有人物、有
叙事、有历史、有经验。

像《杀戏》，就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
鲜活的人物形象；像《支棱》，很好地记述
了当时农村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冯杰的这些文章，很好地继承了中国笔
记小说的优秀传统，里巷杂咏、笑言戏
谈、奇趣异闻、凡人琐事，略经点染，即成
妙文，颇具当代《世说新语》的味道，其中
不少篇章堪称小小说之上品佳作。

其实，前面从文体出发所说的这么
多，对读者的阅读来说实在没什么意义，
我们尽可以将文体之类的考量或羁绊放
在一边，这样也许更能体味出冯杰这些
文字内在的韵味和美来。

冯杰善诗文、长书画，内具中国传
统文人的情怀，兼得中西方现代文学观
念的影响和滋养，外用不拘格套的表达
方式，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有话则
长，无话即短，信笔处蕴含深意，自见
高格，其文富有情趣、理趣、文趣，读
来别有韵致味道。

冯杰语言功底扎实，笔力高致，他行
文自然，于朴素平淡中见深意，在寻常叙
事中藏臧否，信腕挥洒，灵动自如。冯杰
的文章取材广泛，或自然景象，或凡俗人
物，或日常器具，或民风习俗，或闲言碎
语，或平常往事，略加点拨，顿时童趣盎
然。冯杰想象奇特，雅致脱尘。想得到，
写得出，这就是水平。

冯杰的作品有对乡村世俗景观、生
活状态的描写，更有思想火花、人生况
味，使人能从美文的享受中获益良多。

为法治背景中的人性美唱赞歌为法治背景中的人性美唱赞歌
——评浦子的《长骨记》 □朱首献


